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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继孝方继孝：：写作与藏书相辅相成写作与藏书相辅相成

把大家不太熟悉的历史串起来

今年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首

届召开75周年，电视台的记者找到我，想要了解

首届文联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我根据收藏的资

料，基本上弄清楚了首届全国文代会召开的时间、

地点、参加人和会议的主要任务等情况。

首届全国文代会的参会代表几乎都已经作古

了，这些问题要从哪里找到答案？就从我收集到

的这些传记、年谱和旧书刊当中。比如郭沫若的

日记中，提到他在7月2日去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文

代会，以及他曾在前一日接待了华北代表团（华北

文协）。我手头有这些书——比如我有1949年当

时文代会宣传处编辑的纪念文集，里边有个大会

纪要。这个会议一共开了一个来月，代表来自全

国各地，组成多个代表团，有平津代表第一团、平

津代表第二团、华北代表团、西北代表团、华中代

表团、部队代表团、南方代表第一团、南方代表第

二团等。

根据手头的资料，我基本弄清楚了这个会议

为什么前后召开了一个月，还能讲出来这些会议

都在哪儿开的。比如大会前的筹备委员会，会址

在哪儿呢？也是我从他们的日记中发现的——大

会筹委会成员阿英的日记和凤子的日记中就有提

到。1949年5月8日，大会筹委会迁至东总布胡同

22号（现为53号），后来这里成了中国文联和中国

作协的办公地点。上述这些内容，我都是通过在

潘家园或者琉璃厂的旧书店中，淘到的旧书和文

献资料中得到的信息。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收藏古旧书，那

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网络发达，网上还没有卖书

的。最早就是到潘家园、琉璃厂、报国寺，还有后

海去淘书。因为淘到的书太多了，近些年我陆续

捐出了很多不需要的书。当然，出于研究和写作

的需要，传记、年谱等有关的书籍和刊物等，我都

保留了下来。

写作方向与藏书方向相辅相成

作为一个研究者，也作为一个作家，在确定了

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方向以后，其实也确定了自己

的藏书方向，我觉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现在

很多博物馆、图书馆，他们的藏书远远满足不了研

究者的需求。

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机构的藏

书门槛高，经常去这里查阅资料比较困难；二是很

多珍惜资料和文献，不一定在图书馆、档案馆找得

到，或许就在收藏家手中。比如群众出版社前些

年出版的溥仪《我的前半生》批校本，就是根据我

的家藏整理出版的。还有20多年前，国家图书馆

出版的《陈独秀先生遗稿》，是根据我提供的多册

陈独秀先生中国文字学研究的手稿影印出版的。

因此，许多研究者在做研究时，不仅依靠图书馆、

档案馆，更需要依赖旧书市场和私人收藏。

当然，藏书家不一定是研究者，也不一定是作

家。我是一边收藏，一边研究，一边写作。但也有

不少收藏家，坦言并没有读过自己的藏书，他们的

乐趣只在收藏本身。

我家里目前存放的书，基本上我都翻阅过。

对于这些藏书，我把它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细读

过的，比如我现在正在阅读一些汉字方面的书，包

括汉字的历史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字改革档

案资料。

第二种情况，是粗读过的，也就是不会一个字

一个字逐字阅读。对于那些我感兴趣，或者对研

究、写作也有一定启发的书籍，我会选择粗读，翻

看其中比较重点的内容，用画线或者加卡片的方

式进行阅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翻阅过的。我

会按照目录和重点篇目，大致翻阅一遍，留下印

象，以备不时之需。

我目前正在细读和准备细读的书，是关于中

国文字改革方面的书。我收藏有当时从教育部文

字改革办公室清理出来的部分关于文字改革有关

的档案。文字改革不是新中国以后才进行的，它

从清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在晚清时期，已

有很多人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探索。到了上世纪20

年代以后，像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赵元

任、黎锦熙，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吴玉章，

他们都曾经涉足于文字改革。但直到新中国建

立，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后，才真正推动

了这件事。

这次文字改革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些人

认为文字改革破坏了汉字的历史，破坏了汉字的

涵义，破坏了汉字的美感，其实这些说法都是片面

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从收藏的中国文字改革

文献中查阅到，当时确立文字改革的指导方针，并

不是废除汉字，也不是臆造汉字，“汉字简化的主

要目的是要把群众手写已成习惯的简笔字，以替

代原来的繁笔字，同时淘汰印刷和书写中常见的

异体字。”“在汉字简化工作中，我们采取的方针是

‘约定俗成，稳步前进’。”（吴玉章在第一次全国文

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说，寻找历史上曾经

流传过的和人们习惯使用的简便书写方式，废除

比较复杂难写难记的字或异体字。

很多书都是“捡漏儿”来的

在收集旧书的过程中，有一些书，因当时派不

上用途或不了解其鲜有，随便就放弃了，或买后又

卖掉了。直到现在，我想起来还很不舒服。当然，

就收藏古旧书来说，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

手中的很多书，都是“捡漏儿”来的。近几年，市场

上已经很难见到好书了，但我仍然会在一些旧书

店或者拍卖会中淘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较有价

值的书。

近年来，我很少去旧书店和旧书摊淘旧书

了。有时偶尔会在拍卖公司的网拍和旧书网上买

一些需要或喜欢的旧书。我最大的收获是淘到了

一些旧书刊——旧书里边本身就包含刊物。比如

2022年，我在一家拍卖公司的网拍中，拍到了《新

青年》的全套合订本，这个收获就比较大。收到时

满满一大箱子，当然花钱也不少，但是很有价值。

后面我还淘到过《新潮》《新月》等杂志，也是合

订本，牛皮纸封面，都是一些图书馆流出来的。还

有《向导》《先驱》《每周评论》等各种进步刊物的合

订本，我一股脑儿地收藏了一大批。我还曾在中国

书店买到徽班进京的资料，有那种很小的石印本三

庆班京调脚本，一个小剧本就是一出戏。应该说，

在旧书收藏上，我的整体收获都是很大的。

（本文据《新京报》，内容为受访者自述，刊登

有删减。）

方继孝是北京人，文史学者、作家、鉴藏家。著作有：《旧墨记》书

系（六辑）、《碎锦零笺》、《方继孝说：书信的收藏与鉴赏》等。他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藏书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收藏的书籍范围

也比较广泛。收藏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用于文史研究，一个是用

于写作。目前家里的藏书，大约有一万册左右。


